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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

响应党的号召,无畏逆行、迎难而上,夜以继日地救

治新冠肺炎患者,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,用实

际行动完美诠释了“敬佑生命、救死扶伤、甘于奉

献、大爱无疆”的崇高精神。 习近平特别关心奋战

在一线的医护人员,多次强调要关心关爱广大的医

务人员,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。 作为战“疫”一
线的巾帼力量———女性医护人员,在这次战斗中为

疫情防控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但同时也暴露了

生理性别、社会性别等性别困境,进而引发了两性差

异的伦理思考。

一　 抗疫医护女性的性别困境

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,女性医务人

员无畏艰辛、最美逆行,勇克生理期,为筑牢全国人

民健康防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,撑起了抗疫

“半边天”。 据国家卫健委 3 月 8 日数据,全国一共

有 2. 8 万女性医护人员增援武汉和湖北,占整体医

疗队医护人员人数的 2 / 3。 中新网 2 月 19 日报道,
据公益组织估算,身处湖北一线的女性医护人员逾

10 万人[1]。 在战“疫”一线的众多报道中,聚焦女性

医护的新闻热点,有力凸显了女性的性别符号,如:
有隔空被喊“最美情话”的赵英明护士;有“可以不

用烧年夜饭”的李兰娟院士;有除夕夜脱下红装换

武装的刘丽军医;更有抗“疫”斗争中遭受生理和心

理双重困境的广大一线医护女性。 这些新闻,虽然

讴歌了抗疫女性,却也不自觉地反映了抗疫医护女

性的性别困境,也揭示了当代女性在日常工作中所

面临的性别困境。 当代妇女已经全面广泛参与到社

会生活当中,尊重女性的生理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,
是争取两性伦理关系平等的重要目标,也是社会进

步的重要标志。
生理性别的差异是女性医护人员面临的首要性

别困境。 生理性别是两性最基本的差异和标识。 与

男性不同,女性周期性生理期的卫生用品的需求成

为了必然。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,女性生理期

卫生用品未被纳入指挥部统一采购的必需物资清

单,无法使用抗疫专用绿色通道,物流受限,调配也

远远不够,抗疫一线女性生理期卫生用品极其匮乏。
直至 1 月底,医护女性的卫生用品才慢慢受到社会

的关注,大批个人志愿者、组织、妇联、民间公益事业

团体等群众团体和爱心企业发声,组织了一系列捐

赠活动。 刚开始,部分男性甚至男性管理者不理解

并且质疑,经过社会的宣传和呼吁在很大程度上缓

解了女医务人员的现实困境,保障了抗疫一线女性

的特殊权益、满足了女性特殊需求。
同时,抗疫医护女性还面临着社会性别的困境。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很多新闻热点凸显了女性的社

会性别困境。 如:四川广元护士赵英明在驰援武汉

之前,她老公喊出“赵英明,平安回来,我包一年家

务”被网民封为“最美情话”;李兰娟院士在朋友圈

晒“可以不用烧年夜饭”。 可见,在大众认知中,女
性天然与家务划等号,而并没有把家务视为一个家

庭的“公共事务”。 事实上,女性也确实承担了更多

的家务劳动,且价值仍不被充分认可。 2019 年 1 月

25 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,每日投入家务劳动的

时间,中国女性为 2 小时 6 分钟,男性为 45 分钟,女
性是男性的两倍以上[2]。 2019 年 1 月 21 日,国际

慈善机构乐施会(Oxfam)指出,假设全球女性所承

担的无偿工作,由一家公司来完成,那么其年营业额

将高达 10 万亿美元[3]。 当代女性已经广泛参与到

社会生活当中,女性常常面临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

的冲突,一旦发生冲突,工作角色往往让位于家庭角

色。 由于承担更多的家务,职业女性中性别不平等

问题更为突出,她们更容易陷入“时间贫困”,即由



于有酬劳动和无酬家务时间过长,许多劳动者没有

足够的时间来休息和闲暇。 除了“时间贫困”问题,
这种无薪的家务劳动还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、就
业年限和收入。

二　 性别困境背后的伦理审视

新冠肺炎疫情给广大抗疫医护女性带来了生理

性别和社会性别困境的同时,也引发了性别困境背

后的伦理思考。 女性主义者研究表明,男女两性关

系经历了漫长的从不平等到追求平等的历程。 最初

是典型的男尊女卑的秩序,由于社会现实的原因,女
性很少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,女性的权益和诉求湮

灭在琐碎的家庭事务之中,个体的声音无法被公众

听见,而被男性主宰话语权的社会认知很难意识到

这一点。 1588 年,法国启蒙思想家蒙田指出:“我认

为男性和女性是同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。 如果不看

教育和风俗,两性的区别不大。”①由此出发,人们逐

渐承认男女两性的相似点超过相异点,波伏娃就认

为男女两性并无不同,由于后天教育等原因造成了

差异,所以男女要追求平等②。 20 世纪 70 年代后

期,伊丽加莱反对波伏娃不加区别地追求两性平等,
主张承认两性差异前提下的男女平等[4]20。 李银河

则认为,男女两性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影响了女性

的社会存在,应当既主张男女平等,又坚持承认差

异[4]21。 可见,关于性别之间的生理和社会上的困

境,不同时代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。
通过抗“疫“斗争,可以发现,两性关系的平等

化程度逐渐加深,女性正在广泛参与家庭以外的社

会活动,在几乎所有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,形成

自己的优势,产生属于自己的影响力。 广大一线医

护女性的生理期问题从最初的无知误解,到全社会

的关注参与,再到党中央和政府的关心关爱,与女性

自己的有力呼吁和实际行动分不开。 另一方面,女
性在家庭中的角色逐渐发生改变,男性开始承担更

多的家务,以 2019 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,在每

日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中,女性比男性多 1 小时 21
分钟,比 2008 年缩小了 29 分钟。 与此同时,由于分

工的进一步细化,家务劳动出现社会化和智能化,比
如家务劳动外包,托幼事业发展,网购外卖,智能化

家用电器的普及,都使女性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入,
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分工中找到了新的平衡。

性别差异的现实存在,并不影响女性参与疫情

防控斗争这样的社会活动,也不会成为抹掉医护女

性在疫情防控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因素。 男女平等一

直是我国宣扬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要求。 越来越多的

人也逐渐意识到,尊重爱护女性,是作为一个人的底

线,是否尊重爱护女性,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判断

标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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